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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書畫院在香港大公報原址舉辦的首次書畫展上，雒楓的重彩公雞格
外引人矚目：看那雄風翩翩，或蜷爪騰飛，或展翅奮翼，或急撲猛進

，或借勢俯衝，幅幅精氣神十足。展看其畫冊，滿紙雄雞，有引頸報曉，有
闊步疾走，有鶴身徐移，有鷹爪欲試，形成了雄、帥、靈、真的獨特氣韻，
給人別具一格、脫穎而出之感。難怪原中國書協副主席周浩然稱其為 「雒公
雞」，首都師大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館館員、全國政協委員歐陽中石對其
讚不絕口，書畫行家岑學恭、邵仲節、洪志存、鄧煥章等對雒楓其人其畫推
崇備至。

古往今來，雞圖簇擁， 「雞家」蜂起， 「雒公雞」何以能獨樹一幟，矚
目畫壇？那自然非一朝一夕而至，不妨讓我們透過那花團簇錦的公雞圖，看
看半個多世紀來畫家雒楓風餐露宿、艱辛跋涉之旅吧！

千年敦煌，萬里河山，成為課堂
雒楓，字潤澤，號樂漢。出生於晉西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中，山西的小

米養育了聰穎的生靈，鄉間的剪紙、年畫等藝術啟蒙着雒楓幼小的心靈，他在
放羊之餘，在黃土坡上用小樹枝畫來畫去，養成了他對繪畫藝術的莫大興趣
，興趣則是成功成才的最好老師，又逢新中國成立的大好天時。1949年雒
楓考進了綏德師範學校，進了文藝班，師從留蘇藝術教育家劉學智專攻油畫
，並接受嚴謹有序的美術正規教育、訓練，廣泛涉獵美術史上的種種門派。

雒楓特別珍愛的一方印章是 「三師弟子」，第一位老師劉學智，算是教
他懂得美術、拓實基礎的啟蒙老師。第二位則是在中國美術史上頗負盛名的
常書鴻。1936年常書鴻從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回國，任國立北

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解放後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注重壁畫研究。到了
1954年隆冬，正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之時，常書鴻看到一位20開外的不
速之客，天天來到莫高窟，埋頭臨摹壁畫。

一天，年輕人毛遂自薦：我是石油基地的，名叫雒楓，從綏德師範藝術
系畢業後進了石油幹部訓練班，隨後分配到了青海柴達木，基地就在敦煌。
看到莫高窟琳琅滿目的藝術瑰寶，趁着大西北石油勘探隊冬季好幾個月的歇
工空隙，特來訪古臨摹。

常書鴻一聽，十分欣喜。算是千里遇知音，一老一少，在莫高窟越談越
有勁，越談越投合。雒楓恭恭敬敬聽常書鴻講解，常書鴻擇敦煌經典名作，
教雒楓如何臨摹，如何寫生，如何創作。與常老師斷斷續續相處了三個冬天
，雒楓也認認真真向大師學了三個冬天，致使繪畫學養、技藝有了質的飛
躍。

定向專攻，鍥而不捨，方能成器
1958年，雒楓隨勘探隊到了昆明，有幸結識了時任雲南省美術家協會

副主席的周霖，這是雒楓正式求教的第三位老師。郭沫若稱周霖 「詩、書、
畫三超」，中央美院院長、著名畫家吳作人題予 「今生麗水，藝教周郎」，
國家領導人常將其大作作為出訪禮品贈送外國貴賓。

周霖了解了雒楓的繪畫經歷，審視了雒楓的畫作，悉其功底不錯，好木
可雕，便有感而發道：徐悲鴻長於畫馬，齊白石長於畫蝦，你畫花鳥、人物
，又畫山水，畫得都不錯。不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面面俱到，往往一面
不精。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你不妨在原有基礎上專攻一種，攻出點名
堂來。名師的指點是通向成功的燈塔，他知周老師是畫雞大家，聞名中外。
雒楓也愛畫錦雞，何不向周老師請教，專攻 「公雞」。

周霖一聽，喜形於色。公雞象徵着奮發向上，漢代東方溯《占有》中有
「歲有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

，八日穀」之說，古人將一年之初的首日定為雞日，深有道理，一唱雄雞天
下白嘛！因之，歷代畫雞者群星璀璨，五代的刁光胤、唐代的邊鸞、宋代的
趙佶、元代的陳琳、明代的唐寅、清代的任伯年、當代的黃胄等，不勝枚舉
，想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造詣，有所創新，那非一日之功啊！雒楓深深點了
點頭，他虛心請教周霖，從創意、構圖、形神、色彩，從頭學起，一絲不苟
，孜孜不倦，專攻公雞。暑往寒來，年復一年，深攻不止，一攻就是50多
年，半個多世紀！

畫抒胸臆，賦予生命，不復前人
藝術源於生活原型，在農場雒楓不知養了多少公雞，細細觀其形，察其

神，析其性，進而躍然紙上，一張張、一幅幅，工筆、寫意，小寫意、大寫
意，年年如此，歲歲不斷，耗墨桶灌，用紙車拉。量變必然帶來質變，雒楓
筆下的公雞不同凡響了，他主張 「變化在心，變化在手。畫抒胸臆，不復前
人」，達此境界，談何容易。

首先要將公雞畫活。那得將之活在腦際，為此，雒楓賞雞、逗雞，樂此
不疲，將雞冠、雞目、雞翼、雞尾、雞爪的一舉一動觀察得細緻入微，爛熟
於心，然後，揮毫寫生：紅冠如火，明目若炬，雙翼奮飛，彩尾招展，利爪
怒張。初期多用工筆，細緻入微、絲毫畢現，栩栩如生，宛如彩色復印，那
麼逼真，那麼活雞活現。

雒楓畫公雞，不僅形神兼備，而且借雞發揮，用擬人化手法，宣泄胸臆
；或閒庭信步、韜光養晦；或目光如炬、高瞻遠矚；或引頸長鳴，笑迎曙光
。雒楓雄雞圖千姿百態，洋溢着畫家內心的獨白與情感，閃爍着畫家為社會
、為天下盡心盡責的思想光芒。為刻畫好藝術化、人性化的雄雞，在技法上

雒楓頗有創新：將雞冠、雞頭用戲劇的象徵表演手法，引進誇張
細寫，使之頗具情韻；雞的姿態，則運用舞蹈的抒情意態，或蜷
爪騰飛，或鼓翅猛撲，或仰天長鳴，給人予奮發向上，生機勃勃
之感。

雒楓走南闖北，善於博採眾長，將各派畫風融於自己的筆墨
之中。讀雒楓雄雞圖，能體味到南派畫風之淋漓滋潤與北派畫風
之粗獷奔放的有機結合，透過那或疏能奔馬，或密不通風的構圖
，彷彿領悟了黃土高原的信天游，巴蜀大地的山水情，一併融進
了雒楓的如椽彩筆，變幻出了氣象萬千的百雞圖、千雞圖。

數十年定向、專注的筆耕、揣摩、領悟、奮爭，雒楓將公雞
畫出了生命，畫出了個性，畫出了人性，成了畫家寄託意志、宣
泄激情的載體，於是文思如泉，佳作奔湧。一幅幅富有 「雄、帥
、靈、真」個性的雒公雞圖，活現在畫壇，獻給了社會。

盛名之下，年近八旬的雒楓只是淡淡一笑道： 「數點梅花天
地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書畫是個大千世界，我只是
在這大千世界中盯着雄雞作了一點探求而已，倘能給社會、給後
人留下點什麼，也就聊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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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趙莉一直在形式主義繪畫的
創作方面進行探索。如何將中國精

神融合到抽象繪畫這一西方現代主義藝術
形式之中，是趙莉思考的主要問題。由此
，趙莉採用潑彩的方法創作了大量的作品
，在當前美術創作領域獨具特色。

對繪畫形式因素的關注，成為趙莉藝
術創作的重要特徵。趙莉善於使用濃厚的
繪畫顏料表現非常強烈的形式感。近乎於
純色的黑、紅、金、銀、黃、綠、藍、紫
等色彩，表達出作者奔放的激情。畫家在
創作時充滿激動，畫筆已經不能承載這樣
激烈的情緒，所以，畫家自然而然地選擇
了帶有行動意味的潑彩方法。作者追求的
色彩和形式效果是融雍容華貴與激烈奔放
兩種審美概念於一體的境界。趙莉在刻意
表現華美和奔放的同時，採用了盡可能簡
潔的形式因素。她的畫面簡潔單純，形式
語言明快而富有節奏與韻律感。在她的作
品中，我們不難看出色彩和形式上的中國
因素。通過這次展覽對趙莉的創作成果進
行總結，對藝術家個人創作的進一步發展
和繪畫領域的學術交流，都具有重要意
義。

奎 斯

年前，袁運甫、黃永玉、祝大年、吳冠中4位畫家
和設計師奚小彭為了北京飯店的壁畫創作任務，走

到了一起。然而那個特殊年代，讓創作最終戛然而止。40
年後，吳冠中為當時任務創作的畫稿《長江萬里圖》出現
於市場。這已不是一幅簡單的名家畫作，它是5位老先生
友誼的見證。

不久前，在 「經典北京」的活動現場，北京藝融國際
拍賣公司展出了一幅巨製畫作：吳冠中創作於1973~1974
年的油畫《長江萬里圖》。巧合的是，另一家畫廊也展出
了一幅《長江萬里圖》長卷，它是由袁運甫在 1972 年創
作的線描稿基礎上，今年重新上彩完成的作品。雖然一件
為油畫，一件為水粉，仔細對比，兩幅畫作之間能發現些
許相同的景象。很有意思，相同的題材，一致的大篇幅大
格局，幾乎同一創作時間。兩幅作品和畫家之間會有怎樣
的關聯？

70年代的回憶
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末，百萬幹部下放農村

、工廠。1970 年，時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飾繪畫系老
師的袁運甫，下放到石家莊附近的李村某部隊幹校勞動。
在一起的還有祝大年、吳冠中等人。到那兒去的目的是參
加勞動接受改造，所以一開始嚴格禁止畫畫。剛到幹校，
團長給大家訓話時就說：「中國不是你們畫出來的，是我們
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你們要好好改造思想，好好種地。」

但 1972 年的一天，部隊領導忽然把袁運甫叫去，說
上面來函要把他調回去，為正在籌建中的北京飯店新東樓
設計一大型壁畫。當時周總理特別指出，賓館布置要樸素
大方，要能反映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要有民族風格和時
代風格，要掛中國畫。70 年代初隨着我國外交事業的展
開，國內各大涉外賓館相繼建成和投入使用。1972 年周
恩來指示集中一些畫家讓他們創作用於賓館裝飾的作品，
這些畫也被稱為 「賓館畫」。

袁運甫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報
到，與建築組一起工作，與他同事的有建築師陳德蘭、劉
永梁，還有老朋友─負責室內設計的奚小彭。袁運甫與
李可染這些老先生的任務還不一樣，他需要和建築組一起
，完成北京飯店大堂的壁畫。至今袁運甫還印象深刻，他
說，壁畫很大，3米高，60米長，圍着大堂上沿兒三面，
呈U字形。

1972 年底，袁運甫的壁畫設計稿完成，一張是《長
江萬里圖》，另一張主題是《長城》。大家一致認為前者
更好，就將袁運甫畫的一張小畫稿貼在北京飯店大堂的建
築模型裡做成效果圖，與另一張大畫稿一起送審。當時的
北京市委書記萬里陪着周恩來總理、郭沫若看過這個模型
和畫稿並最終審定。

60 米長的畫一個人是完成不了的，需要幾個畫家同
時創作。 「我提名了吳冠中、祝大年，大家曾一起在農村
勞動，當時說 『糞筐畫派』就是指我們。吳先生、祝先生
都是畫畫不要命的人，我們在一起談得來。祝先生畫得細

，對畫壁畫的細節有幫助。黃先生畫一手好白描，在戶外
四尺整開鋪開就畫，功力強大。」袁先生對我回憶着往事
。黃永玉當時在中央美院工作，他已經在北京飯店創作組
了。對於這些息筆多年的畫家來說，能夠再次畫畫，在當
時，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轉機。

袁運甫對我說： 「畫的面積太大，容易空。需要細節
的刻畫，我們決定再去寫生，把素材做扎實點。」當時北
京飯店的工作由北京市委負責，萬里特意把袁運甫找去，
讓他做領隊，為此特批 3000 元（人民幣，下同）為寫生
經費。於是4位藝術家一起沿長江寫生，為放大繪製《長
江萬里圖》做準備。 「當時萬里還問我，3000 塊錢夠不
夠用，我說肯定太多了。其實也怕丟，就先領了800元，
這在當時也是一筆巨款呀。」

1973年10月，幾位藝術家開始赴長江沿線寫生，在
100多天的寫生中，幾乎走遍了長江沿線的所有重要地方
，畫了大量寫生稿。其間還專門去了袁運甫的老家南通，
小住了幾天。 「黃永玉還為我母親畫了張肖像，一直掛在
老家正堂上。黃先生一路說笑話，吳先生一路不換衣服，
祝先生一路寡言但偶爾語驚四座，每個人都個性鮮明。」
袁運甫說，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白天我們各自寫生，
晚上回到旅店就開始互相評點畫作，然後吹牛皮。」

一路上，還發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祝大年與吳冠
中年紀最長，黃永玉居中，袁運甫最年輕。那時住旅店都
是四人一間，祝大年用假牙，每天晚上睡覺，都要拿茶缸
泡假牙。吳冠中半夜有起來喝水的習慣。一日，不知是杯
子放錯了位置，還是吳先生睡得迷糊沒細看，拿了祝大年
泡假牙的杯子，咕咚咕咚幾大口，結果喝到了假牙，睡夢
全無。於是兩人誰都不高興了，互相說以後再不想和對方
住一房間了。可後來，兩人關係最要好。

因為有 「北京市革委會」的介紹信，一路通行方便，
有地方接待、住高級賓館也不用花錢。到最後回北京800
元也沒花完。四人寫生行至重慶時，袁運甫的愛人錢月華
寫信說，北京在 「批黑畫」，北京飯店的畫出問題了，讓
大家別亂說話，小心點。當時還不知道有黃永玉 「黑畫」
的事，沒多久就接到指令，讓馬上回京。

到北京後，才知道 「批黑畫」運動已經很嚴重了，為
首的便是黃永玉在離京前為朋友所畫的一幅 「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的《貓頭鷹》。其實，袁運甫等人根本沒來得及
回家，一下火車，就被集中到了北京飯店。 「當晚就開始
審查我們的寫生素材，審查人員共有 13 人，為首的是
『中央文革小組』美術組組長王曼恬。除去黃永玉因為已

被列為 『黑畫』典型，沒有在場，他的寫生都由袁運甫上
交外，剩下3個人都在外面等待最終的審查結果。但最後
也沒挑出什麼毛病。」袁運甫回憶說。

袁運甫說他那時沒受太大影響，於是白天學習，晚上
回家畫畫。袁加是袁運甫的小兒子，他記得很清楚，那時
家裡也沒有大桌子，父親就把床掀起來，在床邊裱了很長
的紙，一段一段地畫，以充實《長江萬里圖》。 「我父親
還和吳先生說過，有空的時候你也畫個色彩稿，咱們可以
集思廣益。那個年代的人搞創作都特別認真，線描稿、色
彩稿、帶透視圖的都畫過幾十幅，為的是看看哪種效果與
飯店更協調。吳冠中畫了兩張色彩稿。」袁加對我說。

北京飯店的壁畫創作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屬於暫
停了。王曼恬等人提出要換成 「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
」的題材，為此又專門組織了兩個小組分別到大寨和大慶
考察。赴大寨考察組的帶頭人在參觀陽泉煤礦時從傳送帶
旁滑落下來，送到北京後，很快不治而亡。這時，大慶組
還沒有出發。出了這樣的事情， 「四人幫」很快就宣布北
京飯店新東樓的壁畫不要再搞了，這場鬧劇就此結束。礙
於形勢，壁畫創作也徹底停止了。袁加說： 「當時不知吳

先生是什麼想法，他一直沒有拿出自己的畫稿，我父
親都沒有見過。直到前幾年吳先生說找到了這幅畫，
拿給我父親看，這才見到。」

90年代及之後
唐炬，是一位室內設計師。他說自己從小就對畫

有一種本能的喜愛。工作後，手頭有了些餘錢，開始
收藏油畫。2005 年，唐炬請來朋友幫他設計室內空
間。朋友知道唐炬有收藏油畫的愛好，告知在朋友家
見到一幅非常厲害的作品，是吳冠中的《長江萬里圖
》。

不久後，唐炬在奚聘白家裡見到了這幅巨製畫作

，奚聘白是當年北京飯店室內總設計師奚小彭的兒子。
《長江萬里圖》總長509厘米，高22.5厘米，紙上油畫，
以全景式的構圖繪製了長江流域沿岸之景。畫面中，火車
駛入山後，筆鋒一轉，帶觀眾進入黃山雲海之境。江到下
游，水面遼闊，桃花爛漫，白帆點點。長江入海口的上海
，港口一派繁忙景象，江中巨輪鳴笛遠航。

2004 年，吳冠中在自傳《我負丹青》中曾有這樣一
段記述： 「創作組到重慶時得知北京已開始 『批黑畫』，
我們被召提前返京，拋入 『批黑畫』的漩渦中去，長江壁
畫也告流產。批判無妨，我們辛辛苦苦畫來的一批畫稿竟
是難得的，後來各人都創作出不少佳作。我為歷史博物館
和人民大會堂畫的油畫三峽，為北京站畫的迎客松和蘇州
園林，都來源於那批素材。」

在 「批黑畫」運動中，吳冠中的油畫《向日葵》也在
其中。他擔心《長江萬里圖》的畫作受牽連，於是交由奚
小彭代為保管，而黃永玉的畫則交由袁運甫保管。一晃，
20年過去了，直到1990年吳冠中才在奚小彭家重睹舊作
。唐炬說： 「在買這幅《長江萬里圖》之前，也是下工夫
去做了解，甚至通過朋友問了一下吳先生。其實在這幅畫
稿之前已經創作了兩個畫稿，一個是炭筆的素描稿，還有
一個是色彩的初稿，奚小彭家所藏的這件，吳先生自己命
名為綜合性成稿。」

對於能在 20 年後重見舊作，吳冠中感嘆驚喜之情不
能自已。他在卷首有補題，回憶了當年創作這幅畫的情景
： 「1971 年至 1972 年，偕小彭、運甫、大年、永玉諸兄
，為北京飯店合作《長江萬里圖》巨幅壁畫。初稿成，正
值 『批黑畫』，計劃流產，僅留此綜合性成稿，小彭兄冒
批判之風險，珍藏此稿，今日重睹手跡，亦驚喜、亦感嘆
！1990年7月8日 北京紅廟北里六號樓 吳冠中識。」
隨後吳冠中因 「感懷昔日艱辛，將之移植成此墨彩圖卷」
，很快創作出了彩墨長卷《長江萬里圖》。2008年10月
在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彩墨長卷《長江萬里圖》拍
出 1578 萬港元，作品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贈予清華大學
「吳冠中科學與藝術創新獎學基金」。

就在拍賣後一個月，吳冠中駕鶴西去。當年風華正茂
，一起創作的5位老先生，如今已有3位離去，只留下這
《長江萬里圖》留待人們慢慢去品味。

長江萬里圖 晶 晶

品讀趙莉抽象繪畫
袁運甫《長江萬里圖》（局部），在1972年素描稿基
礎上於2011年重施水墨，紙本水墨

吳冠中《長江萬
里圖》（局部）
，1973~1974 年創
作，紙本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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